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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3月，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贵族庄园里。在漫长的人生中，她

与李立三从偶然相识到历尽磨难，从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到一位高贵的中国老太太，她的一生都与

这个中国人和中国密不可分，随着李立三的际遇而牵连其中，随着中国的变迁而跌宕起伏。她为爱情

而远行、为立三而坚守、为中国而留下，其间她面对流言蜚语、牢狱之灾和劫后重生。

如今，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在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的精心照顾下，她阅读俄文报

刊、说着俄语，这位经历过苏联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的人生让人唏嘘

不已。

初识李立三

我的父亲生于1850年，我是父

亲64岁时生的孩子，取祖母的名字
叶丽萨维塔。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

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让俄国的贵

族社会走向终结，父亲悲剧性地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去世后亲人

离散，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变

得越来越窘迫。1928年我从七年制

学校毕业，相当于读完中国的初中

后，进入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半工

半读。1931年，我刚满17岁，从学校
毕业后又自愿到千里之外的远东

地区工作，在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

版社搞版面设计，并担任出版社共

青团支部书记。也正是在那里，我
听到了一个名字：李立三。

有一天，我校对一本政治小册

子时，看到标题吓了一大跳。上面

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

斗争》，我马上跑去问责任编辑怎

么回事。老编辑向我解释说，这是

打印错误，应该是《反对李立三主

义的斗争》。在俄语中“列宁主义”

和“李立三主义”属于近音词，因排

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事故。那

么“李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为什

么要反对？我问老编辑，了解到李

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前
不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

际正对他进行批评。

1933年秋，我去看望远东时期
的好友萨尔达。在她家我第一次见
到一个小伙子，萨尔达的丈夫杨松

向我介绍说这是李明，他也在共产
国际工作。我们大家一起去郊外游

玩，就在这样的场合下交流。之后

他开始认真地追求我，向我发动了

“进攻”。后来，我才弄清楚李明的

真名是李立三。

有一次，我和远东朋友聊天，

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李立三了。我
听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犯
过“左”倾冒险错误的人。他怎么会

到莫斯科来？朋友们哈哈大笑说：

“你也认识他的呀！李明就是李立

三。”此时我才恍然大悟。

1935年夏天，我从工农速成班

毕业，决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一
天，我在家埋头复习功课，电话铃

响了，听到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

“请找丽萨。”原来是李立三，他对

到哪里去了含糊其词。后来我才知

道，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
了，建立与中国苏区恢复联络的秘

密交通站。

此后，立三经常给我打电话。

我也是陆续了解了立三的经历。

立三一直立志要改造世界，改

变中国。他去程潜部当了一个士

兵，后来在程潜和家里的资助下赴

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以后在上海找

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派他到湖南来

开展工人运动，立三是在长沙认识

了毛泽东。毛泽东发了二十八画生

征友启事，他就去应征了，跟毛泽
东初次相交。然后，立三在安源领

导了安源大罢工。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在全国引
起热烈的反响，立三作为工运领袖
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他参与了震撼

中外的五卅运动和汉口收回英租
界等重大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和

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
1928年六大之后成为了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人之一。但年轻的立三却

被胜利冲昏了头，在主持中央工作
期间犯了“左”倾错误，这就是著名

的“立三路线”。他那独立倔强的性

格又激怒了共产国际，1930年10月
他应召到莫斯科反省，被解除了中

共领导职务。立三只身来到莫斯

科，他走出雅罗斯拉夫车站时，没

有想到等待他的竟是客居异国的
15年漫长岁月。

新婚别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

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

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

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

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
性格不是这样的。我不但在当时，

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

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

的感觉。

此时，立三已是结过婚、有五
个儿女的人。他甚至明确表示将永
远以革命事业为重，而把家庭放在
第二位，但所有这些都没能使我退

却，我决定嫁给立三。

我们新婚不久的一天，立三从

康生那里带回两个中国男孩，他们

是哥儿俩。哥哥谢廖沙十三四岁，

弟弟柯利亚十一岁左右。两个孩子
虽有俄罗斯名字，可一句俄语也不
会讲，听说是不久前从中国绕道法
国，由康生专程从法国接来的。兄
弟俩刚刚看过一场马戏，非常兴
奋，忍不住要向我们表演一番。哥

儿俩在沙发床上打滚、跳跃、倒立，

把我们的新房折腾得天翻地覆。两

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他们走后，立三才告诉

我：“他们的真名一个叫毛岸英，一
个叫毛岸青，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
东的孩子。”

一开始，我还沉浸在新婚的幸

福中，并没有留意周围的人在一个

个神秘失踪。有一天，我们忽然被

走廊里的声音吵醒了，听到了枪杆

子当当的撞击声，士兵穿着靴子咚

咚的脚步声，他们要带走立三。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
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

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

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务”

的罪名被捕后，我也被赶出了柳克
斯公寓，学校的团组织得知立三被

捕的事情，反复动员我与丈夫划清
界限，脱离关系。我拒绝了，我深信

立三的人格和品德，不久外语学院

召开团员大会，开除了我的团籍。

1939年11月6日，门铃响起，立

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但因他失去

了党籍，没有工作，长时间只能依
靠共产国际微薄的救济金艰难生

活。战争期间我们和苏联人民一起
饱受苦难，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也
和大家一起欢庆粉碎法西斯的胜

利。1945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

了一个意外的喜讯：中共七大选举
他为中央委员，不久立三获准回

国。中央安排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

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余想方
设法促使苏方为我放行，希望早日

团聚。

初识林彪夫妇

1946年的9月份，我来到中国，

讲好了跟立三在车站上会面。我、

英娜还有林利、孙维世我们四个人

在站台上等待，但老也不见立三的

身影，我开始有些生气了，怎么是

这样，妻子不远千里赶来，他却不

露面，我当时还不明白他已经是个

大首长了，能留给家人的时间非常

非常少。

回国后，立三先后担任同国民

党谈判停战的东北三人小组成员、

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城工

部长等重要职务，为解放战争的胜

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都做
出了积极贡献。

林利和孙维世后来途经长春

和北平去了延安。林利见到父亲林

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

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

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

北。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

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

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

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

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

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

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

脉。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

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

外联络部李立三签署的一份电报，

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

“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

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

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

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

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

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
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

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

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

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

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

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

送过来。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

叶群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
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

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

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

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点

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
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

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

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

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

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

了。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

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

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

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

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

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

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
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

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

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

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的样子。

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

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

“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

很不舒服。

立三与康生的斗争

上世纪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

热情的年代，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

的国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国与社会
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
好关系，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

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

单位担任要职。我在北京俄语学院

从事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家里的子
女都在健康地成长，温馨的北极阁

小楼里经常是欢声笑语，高朋满
座。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

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

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

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

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

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

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作者注：郭

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

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

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

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

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
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郭

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

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

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

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

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没

有料到的是，这次老朋友间正常的

回顾往事、重温旧情的聚会引起轩
然大波，几乎殃及所有与之有接触

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
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

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

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

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

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立三给周恩

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我
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
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

致，没有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

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

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

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

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

的”。周恩来很关心立三的问题，也

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
自找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我
离婚，就一定要让我转入中国籍。

我记得我们在颐和园散步，立

三和我谈话。他说，李莎你应该认

真考虑国籍的问题，做出最终决
定，这对我，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

立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催促

我，而是耐心等待，他总是说好好

想想，权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

决定告诉我。从他那个角度他是很

有分寸的，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

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

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一封未写完的信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

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立三“做
检查”。1967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

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
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
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

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揪到“批

斗会”上。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

字写着“苏修特务李莎”。

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

有间断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

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

谣言。针对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
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

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

诉。

立三在信中说：“我虽然犯过

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

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

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

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

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

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

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

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

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

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

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

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整理遗物时

才发现了它。

1967年6月19日下午四五点

钟，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闯进
家来，立三被带走隔离了起来。6

月20日我和立三在批斗会上相遇。

批斗会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又

马上把我们押上车，但是不准交
谈。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时

候，我心里就高兴了，以为可能把

我们两个人带回家去。汽车走到府

右街那里突然停车，叫我下来。我

们这个时候只能握了握手，然后立

三说了一句“请多保重”。那边又有

另一辆车，我坐上那辆车，就被送

回北极阁三条，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是我和立三的永别。

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
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

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

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我们

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

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

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

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

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

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

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

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
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

地度过了8年的铁窗生涯。两个女

儿也同时被关押，后又下放农村。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

中央着手拨乱反正，女儿英男不知

疲倦地奔走呼吁，时任中组部部长

胡耀邦亲自过问，立三和我的冤案

得以彻底平反。1980年3月20日，在

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立三举行

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这一天

正好是我的生日。我的心里很欣

慰，“李立三”这个名字被洗去了污

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

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

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

样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不会按这

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

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

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

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李莎口述，周海滨整理)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往事——

李立三，洗去了污垢的名字

▲1954年，李立三和李莎。 (资料图)


